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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其人

释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1890年
生于浙江海宁。自幼受笃信佛教信仰的

外祖母影响，早岁出家于苏州。1908年，
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新式佛学教育祗

洹精舍，以梵文为课程，采取佛法、中文、

英文三门教授，太虚法师也于这一时期

在此求学。祗洹精舍开办年余，即遭停

办。太虚法师在此接受佛门思想的同时，

也受到了当时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从而

逐渐形成了其佛教救世主义理想。

他从日本留学朋友带回的书籍中

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在佛教

界也进行一场与之对应的改革，对传统

佛教的教制、教产和教理进行革新，由

此开启了佛教近代改革的序幕。在兴办

僧学上，他受祗洹精舍影响颇深，主张

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僧才主持

寺院，并先后主持成立了武昌佛学院、

闽南佛学院和重庆汉藏教理院等新式

高等僧教育。在带动佛教举办僧学的同

时，也打破了历来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

旧习，为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培育了大

批可用之才。

而太虚法师投身抗日救国，则始于

1928年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消息传
来，他便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

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发表“为沈阳事件

告佛教民众书”，严厉谴责日军的侵略行

径，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联合起来反对

侵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更接连
发出了《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和《告全国

佛教徒》的通电，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

“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战争，同时号召全国佛教徒奋勇

护国、共赴国难。此外，他还先后于不同

场合发表了《佛教的护国与护世》《劝全

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发扬中国文化

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降魔救世与抗战

建国》《服务国家宣扬佛教》等多篇通电、

演讲和文章，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投身

抗日救国运动。

僧侣救护队

根据 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
法和 1934年训练总监部的相关规定，僧
道尼姑均应按适当年龄服国民兵役。当

时全国的僧人大约有 40余万（不含女
尼），可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兵役来源。然

而，按照佛教的戒律，第一条便是戒杀，

若要组织僧人直接上前线杀敌，其实是

多有困难的，借故推脱甚至集体逃兵役

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虽在大乘佛教中早有“以杀止杀”

“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传统，太虚法师

“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应护国，乃可安

禅”的教导也确实激励着部分爱国僧人

走上战场奋勇杀敌。如何才能将更多的

僧众和佛教信徒团结到抗日救亡的阵营

中来，太虚法师与中国佛教会多方协调，

最终基本确立了佛门弟子以僧侣救护队

的形式参加抗战的变通办法。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佛教会联合

上海慈善团体和救灾会于第一时间组织

了一支 150人的僧侣救护队，分赴前线
服务，同时在后方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和

佛教医院，广泛收治难民和伤兵。淞沪会

战期间，他们深入吴淞前线，往返于浏

行、大场、昆山之间，在 3个月的时间里
共抢救出受伤官兵和难民 8000多名。随
后，汉口、宁波、长沙等地相继成立了僧

众救护队，广大佛门僧俗弟子参与其中，

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

而此时已随国民政府迁入重庆的太

虚法师，也在重庆建立了一支僧众救护

队。对于组织救护队的形式，他主张：僧

众救护队应作为国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

徒两种身份入世救国。僧众救护队的服

装形式也要有别于军队，应着僧人常着

的僧短衣，令人一见即知为僧伽组织。

1939年 8月，太虚法师出任云南僧众救
护队总队长时，明确要求队员们“以大慈

大悲的佛教立场，用勤劳刻苦、勇猛无畏

的精神去做救护工作，使其能超过其他

救护队的工作，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

神；要用这样的服务精神去服务国家，显

扬佛教”。

在如此服务精神的指引下，各地僧

侣救护队均奋勇向前，出色地完成救护

任务。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支，则是在

重庆大轰炸期间作出巨大贡献的重庆慈

云寺僧侣救护队。该救护队由慈云寺爱

国僧人乐观法师提议成立并实际负责。

救护队成立后首先对救护队员进行集中

训练，完成训练方能参与救援任务。救援

期间，每逢敌机空袭轰炸，救护队员都能

立即举起“佛”字旗，奋不顾身地赶往现

场抢救难民。因救护成绩显著，他们还得

到了重庆市政府的特别表彰，国民党中

央社会部也对他们的救护工作给出了肯

定的评价：“查僧侣救护队于本市每次空

袭之后均能立即出发，服务工作努力，深

得各方嘉许。”

出访东南亚

早在各地僧侣救护队成立之初，中

国佛教会便因为经费支绌，所需医疗用

具和救护车辆均甚缺乏，派遣时任理事

长圆瑛法师前往南洋、新加坡、槟榔屿

等地募款，所筹经费由南洋直接汇寄给

上海及各地的僧侣救护队和难民收容

所等机构，而救伤药品、纱布等救护所

需的物品则因寄运艰难，大多须经国民

政府相关部门转寄各地，以补充僧侣救

护队所需。

至 1939年前后，全国的抗战局面渐
入困境，东南沿海陆续失陷，中国对外交

通的渠道几近断绝，滇缅公路逐渐成为

输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其重要

性日益凸显。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中缅

关系的改善便显得尤为重要。6 月 21
日，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朱家骅致函陈

立夫：“中缅邦交，关系甚巨，敌人在彼间

活动至力，近更收买报纸对我作种种不

利宣传，故总裁对此弥见关切。”而作为

千佛之国的缅甸，佛教的重要性自不言

而喻，正因如此，朱家骅才把组建佛教访

问团看成当务之急，有了“尊拟进行步骤

三项，其中以佛教访问团最为重要，务请

提前进行，能于最短期内出发”的改善中

缅邦交计划。

为了保障国际援华通道的安全，争

取东南亚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

持，国民政府积极筹备佛教访问团，旨在

通过佛教交流沟通感情，增强与东南亚

各国的联系，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德高望

重又兼有游学欧美经历的太虚法师，自

然便成为国民政府组建佛教访问团的不

二人选。1939年 11月至 1940年 5月，由
太虚法师率领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先后到

访缅甸、印度、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

卡）、星洲（新加坡）、马来亚和越南等国，

其间多次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揭

露日军罪行，并呼吁世界佛教徒加入到

中国佛教徒的抗日行列中来，为保护佛

教、保护世界和平而战。访印期间，太虚

法师还会访了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当

时印度社会各界领袖，尼赫鲁甚至还发

动全国各地国民大会数十万人前来欢迎

中国佛教访问团。

其后，为继续宣扬国民政府宏护佛

教之德意，揭露日寇在东南亚各佛教国

家的麻醉宣传，增强我国的抗战力量，时

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释乐观

法师联络释曼林、释果能、释能仁、释觉

华等 4位法师，组建了中国佛教国际宣
传步行队，计划用步行的方式去宣传抗

日。从身份背景上看，他们 5人都曾就读
于太虚法师主持创办的新式佛教学校，

其中释乐观肄业于武昌佛学院，释曼林

和释果能肄业于重庆汉藏教理院，释能

仁和释觉华肄业于闽南佛学院，而释乐

观、释能仁和释觉华 3位法师又都有同
时参加上海僧侣救护队的救亡经历，释

曼林则奉太虚法师之命参加了重庆市僧

侣服务队，他们都是心怀救国救教宏愿、

曾努力参与抗日救亡工作的僧青年。宣

传队抵达缅甸后，他们一方面拜访当地

高僧，以佛教为纽带，联络感情；一方面

则对缅甸人民开展宣传工作，将日寇在

中国轰炸寺庙及其他种种罪行的证据公

之于众。虽然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

寇的蓄意破坏，宣传队最终没能实现经

缅甸步行到暹罗、印度等地的宣传计划，

宣传工作的开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但

队员们仍坚持在缅宣传抗日长达 8个月
之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自抗战伊始至抗战结束，太虚法师始

终坚持不懈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鼓励

并亲自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战，领导广大

佛门僧俗弟子积极参加抗战，可谓功勋卓

著。1946年 1月，太虚法师被国民政府授
予“抗战胜利勋章”。翌年 3月，太虚法师
积劳成疾，圆寂于上海玉佛禅寺，享年 57
岁。国民政府特颁嘉奖令以彰忠哲，给予

太虚法师高度评价：“释太虚精研哲理、志

行清超，生平周历国内外，阐扬教义，愿力

颇宏。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

务，护国之忱，尤堪嘉尚。”

渊据叶中国档案曳冤

太虚法师与僧侣救护队
在近代中国的抗战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支鲜为人知的队伍，他

们秉承佛教信仰，身着佛门短衫，高举“佛”字大旗，或杀敌于

前线，或救援于后防，或出访于友邦，与所有为国献身的中华儿女一道

共赴国难，被后世尊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则堪称其中的

领袖楷模。

冶
1938年袁四川省佛教会组织的第一期僧侣救护队学员集体合影

国民政府为太虚法师颁发的褒扬令


